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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关门。”常得保进

了大门就吩咐着张嫂关门。常
得保平时话说的少，他信奉老
古辈传下来的话：言多必失；
这一天，常得保却说了不少
话：“时局不稳，少出门……
外面都是逃荒人，逃荒来的人
手脚不干净，一点点东西都会

偷。家里什么东西都要放放
好，丢一件就少一件。”

常得保说话时眼瞟了陶
羊子一下。陶羊子很怕大舅

的眼光。他清楚大舅有的话
是说给他听的。大舅对他从
来不像对他的两个表兄那
样，点着名说话。只要大舅的
声音略微提高了一点，他就
明白大舅是在告诫他了。

天热了，吃过晚饭，常家
烧水泡澡。很大的锅子，烧一
锅热水，锅底垫着板，坐在里
面泡。总是男人先洗，随后女

人洗。男人之间，是大人先
洗，孩子后洗。门敲响了，敲
的声音很大，开开门来，是陶
羊子的小舅常得成回来了。

常得成说，他去江北陶
家了，陶家大儿子不在家，陶
家人说江北旱灾，陶羊子的

生活费一时还凑不出来。
常得保说：“陶家又不是

种地的，旱不旱与他有什么
关系？”

常得成说：“陶家有田。
早过了麦收，听说陶家大儿

子就是下乡去催田租的……
羊子呢？”

常得保两边看看，家里
人听到常得成回来了，都聚
到了堂屋，只是没见陶羊子。
陶羊子不声不响的，平时家
里人很容易就忘了他。问起
来，老二常木旺说，他开了后
门出去了，大概又去下棋送

人家钱了。
常得成见兄长皱着眉

头，每次回来谈到陶羊子，兄
长都是这副神态，常得成清楚
兄长不喜欢这个外甥，现在陶
家再不支付生活费，陶羊子如
何在常家楼里呆下去呢？

常得成在乡野里转了一
圈，从坡子上插到任家的院
子去，他听两个侄子说，陶羊
子常到这里来下棋。听到脚
步声，陶羊子转过脸来，眼光
闪动着。他对小舅是有着一
种深深的依恋。

常得成跨步站到石上，
手按着陶羊子的头，轻轻抚
一下：“告诉我，你愿意不愿
意跟我到城里去生活？”陶羊
子应声说话：“我去。”

陶羊子随小舅来到了苏
城。刚到城市的陶羊子，一时还

不适应城市的繁华。陶羊子住
在苏城一条巷子的旧楼里，二
楼的一个房间，打开窗子，外面
传着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前面
巷子里有一个地方戏班子。

小舅常得成在铁路上做
事，常常是三两天回来一次，

总在夜晚时分。到第二天陶
羊子醒来时，发现旁边搁的

小帆布床上躺着小舅。
很多的时间陶羊子独自

在房间。小舅常得成把陶羊
子的伙食托付给楼下的一家，
那男人也在铁路上做事，女人
没工作，除了在家做饭，就找
人抓纸牌。陶羊子到吃饭的

时候下去，自己拿碗筷盛饭
吃，好在饭菜都做现成了的。

难得小舅有白天在家的
时候，在家也都是睡着。快中
午了他才爬起来洗漱吃早
点。陶羊子坐在桌前，桌上摆
着棋盘与棋盒。常得成随意

地拿起一颗棋子，重重地拍
在棋盘上，说：“你真的很喜
欢下棋……”

小舅的这一子，下在了
棋盘的正中间，也就是天元
上。陶羊子便知道小舅不会
下棋。但有人与他摆棋，陶羊

子就满足了，在角上的星位
下了一个白棋。小舅拿着一
颗黑子，不知道再往哪儿摆，
这时听到楼下有一个声音，
听到这个声音，小舅马上跳
起来，同时不自觉地用手捋
了一下头发，走向房门外的

楼梯去，迎着那个轻快的声
音。一会儿，小舅就与一个姑
娘进房间来。小舅告诉陶羊
子说，她是他的女朋友。

很快，小舅就跟着姑娘
走了。陶羊子依然独自坐着，
面对着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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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天

的上午，高纯的目标早早地出
现在大厦门口，和她一同出来
的，还有高纯的雇主陆子强。
高纯看到，陆子强没用司机，
他亲自驾驶一辆奔驰，载了周
欣，出门即拐，匆匆离开。

依照陆子强此前关于

“领导在与不在一样工作”
的交待，高纯不敢怠慢，紧紧
跟上。大奔行走不远，在街边
一家照相器材的专卖店停
下。透过商店的玻璃门窗高
纯看到，他的雇主与他的目
标一起在内购物。周欣似乎

看中了一款相机，陆子强忙
着划卡付钱，然后拎了相机
的包装袋，和周欣一起出来。
从包装袋上高纯猜测那只数
码相机价值不菲，周欣脸上
倒也并不喜形于色，与陆子
强在奔驰车前匆匆告别，接

了相机换乘一辆出租车掉头
自去。高纯赶紧挂挡加油，追
着出租车闪亮的拐弯灯，打
满了自己的方向盘……

出租车通常是开不快
的，高纯尾随在后，穿街过
市，无惊无险，出租车的目的

地渐渐明朗，就是城市公园
旁边的独木画坊。

独木画坊像是一家倒闭
的小厂，位置闹中取静。高纯
闹处泊车，也算大隐于市。时
间过得很慢，高纯等在车里，

开始困倦。天黑以后画家们
才蜂拥出来，周欣和青年画

家同乘一辆出租车走在最
后，当然他们的后面还有强
打精神的高纯。

出租车直接开回了周欣
的公寓，在公寓的门口放下周
欣，然后载着青年画家继续前
行。高纯看了看手表，把车开

至暗处，然后拨通了陆子强的
手机，报告了这一下午周欣的
行迹。也许由于他的报告没爆
猛料，陆子强也就听得无精
打采，嘱咐高纯没有特殊情
况不要总打电话，便把手机
匆匆挂断。高纯长出一口闷

气，觉出肚子有些饿了，发动
车子正要离开，忽然发现周
欣重又走出楼门。他疑惑地
看她快步走到街边，扬手拦
了一辆出租车匆匆离开，这
才如梦初醒地追了上去。

高纯这几日跟踪下来，

目标的规律基本摸清，每日
的行踪大体三点一线：住
所———公司———画坊。可今
天周欣这么晚了独自出门，
迹象有点不太常规。

出租车几乎穿过了整个
城市，霓虹的繁华退在身后，

朴素的夜色笼罩上来。一个安
静的居民小区接壤着城市与
乡郊的边缘，很快进入高纯的
视野。出租车在小区内悄悄停
下，周欣下车，瞻前顾后地观
察一番，鬼鬼祟祟走进一个
楼门。高纯也下车快步趋前，

趁左右无人之际快速拍下了
这幢居民楼的楼号和楼门。楼

号一侧的墙体上，砌的三个水
泥大字———芳华里，显然是这
个小区正式的名称。

高纯退回车内静等，车
上时钟的指针慢慢走了数
圈，目标才姗姗走出楼门。此
时夜色已深，周欣步行走出

这片小区，在路口拦住了一
辆出租汽车，直返住处而去。

那一夜周欣回到住处再
没出来。第二天高纯在陆子
强的游艇上汇报了昨夜的情
况。他感觉陆子强对周欣深
夜出门也很奇怪，周欣去的

那个地方他显然闻所未闻。
“芳华里小区？那儿离她

住的地方不近啊，她到那儿
干什么去了？”

高纯摇头：“不知道。”
陆子强又问：“她进的几

号楼来着？”

高纯答：“九号楼。”
陆子强再问：“她去九号

楼的哪一家你知道吗？”
高纯答：“我没敢跟进

去。当时楼里楼外都没什么
人了，跟进去非暴露不可。”

陆子强百思不解，于是严

令：“如果她以后再去这个地
方，你要想办法搞清她去了
哪个房间。你要搞清楚她去
那个地方，找的到底是谁！”

这命令有点难办，高纯
略显迟疑地点头，说了句：
“噢。”

89:;

1950年初，滇南追歼战

后，二野第4兵团司令员陈
赓又向西康高原进军，拔除
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据点
西昌。蒋介石驻守西昌的大
将，正是陈赓的“老同学”兼
手下败将———胡宗南。

在解放战争初期，胡宗

南刚把他的魔手伸向晋南，
就被陈赓吃掉他的发家老
本———“天下第1旅”，这一
次对手又是陈赓。而胡宗南
是老蒋的最后一张王牌，总
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拿来
救驾的。

西昌是胡宗南经营多时

的巢穴。蒋介石从台湾打来
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他
固守西昌3个月，等待国际
变化。但任凭他如何收集残
部，只搜罗起万余残兵败将。
可他明知西昌不能久守，必
须预谋逃路，但因碍于蒋介

石的命令，只好呆在西昌硬
挺着。

这一次，“老同学”陈赓
又和他先“玩”了个手法，先
没取西昌而是先解放了云南。
结果，云南全省一解放，完全
切断了他在西昌残部的最后

逃路。就在他惊慌之中，1950
年3月12日，陈赓的15军
44师、14军两个团分左右两

路向西昌夹击而来了。
胡宗南慌了手脚，躲在

蒋介石的西昌行辕———邛海
新村，愁眉苦脸，坐卧不安，

想要逃走，又怕蒋介石责难，
不走，又怕落在解放军手里。
3月24日凌晨，他得知陈赓
所部正在进攻会理，“共军一
天就可以攻到西昌”，他忙找
几个亲信商议对策。会商后，
他急令 124军军长顾介侯

“务必坚守会理”一天一夜，
又电第2师师长朱光祖撤出
宁南阵地，立刻转到会理至
德昌间筑工事坚守，同时电
令西昌北面的第5兵团司令
兼 67军军长胡长清在大树
堡坚守几天。尽管都是坚守

“几天”，因上次在成都他带
头一走，丢下众将不管，这次
众将一个个都死逼着他问：
“你是否马上离开西昌？”

这弄得他不好回答，只
好撇开话头，说：“你们把西
昌的部队集中起来，坚守德

昌(距西昌40里)两三天总可
以吧。”

其实，他的意图是想再
守 4天，拖到 28日，他就凑
足“固守3个月”的日子了，
再溜也好向老蒋交账。

25日早晨，蒋介石刚委任

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唐式遵和
新2军军长羊仁安仓皇逃离
西昌，全城陷于混乱。胡宗南
的部属刚在成都战役都已领
教过他一次“临危开溜”，尽
管他信誓旦旦，还是个个“心
明肚亮”，知他在紧要关头还

是会抛下所有人偷偷溜掉的。
因此他的一个亲信、政治特派

员周士冕马上把行李搬到参
谋长罗列对门一个房间住下，
他的另一个亲信、训导处副处
长李犹龙从此片刻不离地
“钉”在罗列办公室里。

直到26日早晨，胡宗南

还让罗列欺骗下属说：“胡
先生已决定 27日 5时离开
西昌，让贺国光今晚飞台湾，
要我们同他一道从泸沽经泸
定逃往西藏。”可就在这天
晚上 11点 10分，当 15军
44师主力进抵离西昌 30里
时，胡宗南再一次丢下他的

部属，偷偷地坐上飞机，逃离
了西昌。

他一走，他的亲信过了
一个多小时才“得知”，齐声
骂胡宗南：“一贯只顾自己，
不管旁人的死活。”

26日晚，胡宗南乘坐的
飞机一起飞，解放军就冲了
进来，攻占了飞机场，其余部
队一举突入西昌城内，他的
残部四散流窜于西昌附近山
地，随后一个都没逃掉。西昌
战役宣告以陈赓为胜利一方

而结束。
胡宗南这次只剩下孤家

寡人只身飞逃台湾，随着手中
军队的毁灭，胡宗南这个在蒋
介石面前炙手可热的风云人
物，终于从权势的宝塔尖顶跌
落下来，从此，他也结束了自

己声势显赫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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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促降书奏效了，

一下子把百万黄巾军教育成
了“俊杰”，走投无路的青州
黄巾军接受了政府军的改
编，刚才的生死对头转眼变
成了亲密战友，番号也一下
变成了正规国军地方部队：
青州军。不但如此，就连奋勇

将军、领兖州牧曹操也率原
东郡军、兖州军一并加入了
进来，从此，青州军便成了曹
操部队的招牌。

这一下曹操招了多少兵
呢？据史载：光在编的部队就
收编了三十万，曹操选其精

锐编成了兖州官府的青州
军。曹操自起兵以来，一直过
的是兵员缺乏的苦日子，所
以估计不会舍得主动裁下去
多少，被裁兵员数量决不会
超过原兖州政府军的部队，
所以说，现在曹操能指挥的

部队不下三十万。
剩下的六七十万老弱病

残怎么办？安排不当将会直
接影响到军心，这可是关乎
安定团结的大问题。

曹操欲待遣散，却又担心

惹出难以预料之兵变，可六七
十万张嘴生啃兖州更不是办
法，没玩过经济的曹将军一想
便觉得头大，民以食为天，天
上要能下粮食就美了。

天上固然不会下粮食，
可粮食能从地上生出来呀。

一位在兖州避战乱的高人给
曹操出了一个高招。

这高人是哪位？乃陈留平

丘人氏，姓毛名�字孝先，曾
经是一个以清廉著称的县吏，
曹操新接掌兖州，优待原兖州
故吏，这毛�也跟着沾了些恩
惠，被聘任为治中从事，毛�
一来感激曹操安排自己的就
业之恩，二来也确实看出了曹

操将来能成气候，所以便适时
向曹操献上了一个良策：

天下大势，分崩已成定
局，天子流落，人民百业凋
零，百姓被饥饿所迫而流离
失所，州郡遭战乱之殃无度
岁储粮，国不能安民，焉能持

久？袁绍、刘表，虽地阔民稠，
然守富家而安小康，未必有
经略天下之雄心；自古倡议
者战则能胜，财足者守土方
固，将军只须奉天子以令不
臣，重农耕而储军备，何愁不
能称霸天下？

毛�也不是纯粹空讲大
道理，他的修农植桑的建议
就被曹操化为了首次土地改
革，百姓不是大多逃亡了吗？
那抛下的耕地我就可以趁机
收归国有了，谁耕种？不是现
正愁着六七十万青州军老弱

无法安置吗？正好各得其所，
我租给你们种，我出白得的
土地，你出闲着的劳力，收获
二一添作五，总该满意了吧？

至于眼下饥荒，那只有
靠以战养战了，看看四邻哪

州稍弱，对不起了，我曹操要
和你开战了，理由么？代天伐

罪，替民讨逆……多了。待俺
先托付好家小，先行南征。

兵者，凶器也，离乡远
征，兵势虽强，却谁也难保万
全，曹操的家眷托付给了哪
位值托之人？曹操看人从来
没有错过———这次也是，他

把一家老小托付给了他的铁
哥们儿陈留太守张邈。

为什么先打南边？一是北
边的袁绍暂时还惹不起，二是
南边袁术正好给了曹操一个
讨伐的借口：你哥哥袁绍邀我
来教训你，我这是代兄讨弟，

名正言顺，外人就少插嘴吧。
战场广阔得很，阵线也莫

名其妙得很：曹操与素来不大
对头的袁绍结成了临时盟友；
袁术、陶谦、公孙瓒、刘备结成
了统一战线，一场地道的军阀
混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实力陡然膨胀的曹操现
在手握三十万青州大军，又
虎踞中原腹地的兖州大郡，
手下勇将甚多，谋士成群，英
雄自然要寻找用武之地。至
于近期的盟友，自然要挑选
与自己相匹配的豪强，要攻

打的州郡当然比自己弱，吃
柿子先拣软的捏。

冀州的袁绍与兖州的曹

操便顺理成章地一拍即合
了，两大强势先对付谁？第一
个被用来试刀的是袁绍的弟
弟袁术。

%


